名作导读                  

无 语 的 呐 喊

       ——《故乡》对比手法简析

                                    常州市教育教研室  潘克勤

运用对比手法反映上世纪初中国农村的日渐衰落，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麻木，表达对美好新生活的期望，是鲁迅先生著名小说《故乡》的主要艺术特色。

课文首先为我们展示了两幅不同的画面。

现在的故乡，“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萧条、破败，没有一些活气；记忆中的二十年前的故乡，“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美丽、神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景无语，却分明听到一声沉重的叹息，是什么原因造成今天的破败，是谁抹去了昨天的辉煌？

景犹如此，人何以堪？随着情节的发展，课文接着通过人物前后景况的和人物之间关系的对比，进一步凸现在此凄凉环境下人物遭受的不幸命运。

典型代表是闰土。

外貌对比：十一二岁的少年闰土，紫色的圆脸，红活圆实的手，头戴小毡帽，颈挂银项圈，英姿飒爽；三十年后的中年闰土，灰黄的脸，红肿的眼，松树皮似的又粗又笨而且开裂的手，头戴破毡帽，身穿极薄棉衣，浑身瑟缩。

行为对比：少年闰土，手捏钢叉能刺猹，支个竹匾会捕鸟；中年闰土，手提长烟管，全然不动，仿佛一个石像。

语言对比：少年闰土，会讲无穷无尽的稀奇事和新鲜事；中年闰土，拘谨口讷，默然少语。

与“我”的关系的对比：少年闰土与“我”，两小无猜，无话不谈，还互赠礼物；中年闰土对“我”，毕恭毕敬，口称“老爷”，还要叫水生磕头。

闰土变了。昔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刺猹小英雄，因为“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变成冷漠麻木未老先衰的“木偶人”。

一声叹息：是家庭环境，更是社会环境造成了你的困苦，可你又为什么要在我们之间人为地加上一道厚障壁呢？

变的不仅是闰土，还有杨二嫂。昔年那个安分守己“终日坐着”几乎人见人爱的“豆腐西施”，而今却变成饶舌、自私、贪小、俗不可耐的丑陋“圆规”。从这鲜明的对比中，我们多少听到了一点为人们的精神堕落而叹息的悲声。

如果说，闰土和杨二嫂前后变化集中反映了当时农村从物质到精神衰败的社会现实；那么，从课文着墨不多的少年闰土与少年水生的对比中，则预示着这种衰败还将继续发展下去。虽然现在的水生几乎是当年闰土的翻版，但比起当年的闰土来，脸色“黄瘦”了，颈上也没了那“明晃晃”的项圈。这一小小的变化，不仅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闰土的家景的窘迫，也会情不自禁地叹息一声：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啊。

《故乡》的结尾，又将闰土和“我”的愿望进行了对比：闰土要香炉烛台，切近却愚蠢；“我”希望下一代不再“隔膜”，要有新的生活，美好而茫远。又是一声叹息，想想连“我”都“害怕”。

然而，如果只是简单地听出几声“今不如昔”的无奈叹息，那对课文的理解就失之肤浅了。当时的鲁迅认为，救国救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首推“文艺”。所以，鲁迅先生当时的创作目的，就是要“喊”醒在“铁屋子”里将要被“闷死”的“熟睡的人们”。

哀故乡人之不幸，正是怒故乡人之不争。这声声叹息，不正是振聋发聩唤醒麻木农民的无语的呐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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